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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更好地坚持巩固家庭承包经营、创新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发挥好村集体经济组织在

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背景下对小农户“统”的功能和作用，采用文献梳理、实地调查、案例实证、聚类比较、

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广西 47 个村集体组织经济发展现状和 4 个范例村开展了研究。研究发现，近年来广西村集

体尽管完成了集体资产股权改革，集体收入有所增加，但整体上经营活力相对还比较薄弱，对农户的组织、服

务程度还比较低，村、户之间在生产经营上粘连度小；4 个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模式范例表明，相比较企业等资本

主导的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小农户经营具有更强的适配性，是组织和服务小农户的重要新型经营主体。

因此，建议利用好农村集体资产“三变”改革成果，开展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创新发展试点，加快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法规制度供给，建立财政投入优先向村集体覆盖、往农户延伸的机制，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扶持重

点发展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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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dhere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household contracted management, innovate and improve the 

dual management system combining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DM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 and role of 

rural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 in the centralization of small farmers, the statu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47 rural col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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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

经营体制，这是我国宪法的规定，是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一再明确必须坚持、巩固和完善的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 20 世纪

80 年代突破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体制后，为

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

性，在逐步充实集体统一经营背景下的制度选择。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适应了中国农业经济再

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1-2］，使我国农业发展

越过了农产品长期短缺阶段，并成为我国农村经

济管理长期坚持的基本遵循，是必须坚持的重大

制度创新。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有些地方采取了过

于简单化的做法，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演化为

联产到劳、包产到组、包干到户等［3］，甚至更多

是实质上的“分田到户”，农村集体经济的统一

经营功能不断被弱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政

策的初衷，造成了统与分的完全割裂，未能实现

统分结合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制度创新与提升。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在农村经济规模

化、产业化发展背景下，如何坚持巩固家庭承包

经营、创新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发挥村

集体统的作用，再度成为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

题。为此，学者们纷纷展开对这一制度基础理论

的深入研究，如制度的形成背景、源起变迁［4-7］、

法理基础、作用机理［8-10］、实践逻辑、发展方向

等［11-13］，从理论与实践的深层契合挖掘其丰富

内涵，其中一个研究的集中点是统分之争和如何

统。有学者指出，坚持家庭承包经营，是坚持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不走偏、不走回头路，是实现

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强调了家庭经营的重要性［14］。

也有学者关注统分结合在实践中实际上是“强分

弱统”［15］，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的功能呈

现出逐渐弱化衰退态势，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

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16］，从而使分散、弱小的

农户经济必然被集中，必然被庞大的城市垄断资

本剥夺［17］，强调了集中统一经营的必要性。因此，

把更多的关注点落在“统”的路径探索、聚焦到

经营主体的创新发展上，把在适应组织化、规模

化、产业化发展而涌现出的新型经营主体视为双

层经营中“统”的主体多元化，并提出要对此重

新定义［18］，或者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多层经营

制”［3］。还有学者认为“统”的层面中主要是社

会化服务体系不发达、供给不足［19］，需要探索

社会化服务的规模效应，降低农户获取服务的成

本［20］。

综上，对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

经营体制的制度理论基础、“统”与现代经济管理、

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及其内在逻辑，尤其是在新

型经营主体、规模化经营方式和社会化服务创新

发展上，均已有一定研究，无论在学术还是在实

践上均取得不少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和实践，

更多的只是解决了“统”与产业化规模发展、农

业增长的问题。总体来看，研究通过村集体的“统”

促进小农户经营的文献相对较少，即在统分结合

双层经营定义下的集中统一经营，在解决产业化

规模发展的同时，如何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组

organizations and 4 practical models that can be copied and promoted in Guangxi were studied by adopt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combing, field survey, case demonstration and clustering and compariso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the village collectives in Guangxi have completed the equity reform of collective assets, and the 

collective incomes have increased, the overall operation vitality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the organization and service degree for 

small farmers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adhesion between village and household i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is small. The 4 

practical models analyzed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capital-oriented business entities such as enterprises,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have stronger adaptability to the management of small farmers, being important new business entities 

to organize and serve small farmer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 that it should be made good use of the results of the “three 

transformations”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assets, to carry out the pilot of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DMS, to speed up 

the supply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o establish a mechanism of financial investment 

to cover village collectives and to extend to small farmers preferentially, and to develop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with the 

support of village-equity economic cooperatives so as to organize and drive small farmers to integrate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 basic rural management system; small farmer;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business; agri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 mode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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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服务小农户中的作用，最大程度保留和发展

小农户经营、维护小农户权益，还有待深入研究。

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从小农户经营角度出发，

试图甄别、评估什么样的“统”才能更有利于对

“分”的坚持和发展，提出适应新时期小农户经

营条件下，加强村集体对小农户“统”的功能作

用的对策建议。

本文以广西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广西

农村经营管理站编印的《广西农村三变改革典型

案例》（2021，下称《案例》）为主要事实素材

及数据资料来源，进行有针对性的专向整理分析，

采取文献资料疏理、统计聚类比较、理论联系实

际的分析方法开展深入研究。《案例》涉及到广

西农村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覆盖 11 个

设区市的样本村 47 个，其中贵港 21 个、南宁 3 个、

柳州 3 个、桂林 1 个、梧州 3 个、北海 2 个、玉

林 2 个、百色 4 个、河池 3 个、来宾 2 个、崇左

3 个，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构成对广西整体面

上村集体经济发展及其与小农户经营之间制度关

联的研究主体。同时，通过收集资料和实地调查，

对 4 个范例村的村集体在组织小农户发展农业产

业化经营中的作用进行剖析，作为成功范式例证，

与上述面上材料相互印证补充，点面结合、普遍

性与典型性结合，力求研究客观可靠，可资借鉴。

1 广西村集体经济与小农户经营内在联

系状态分析

1.1 村集体资产经营意识增强，但自我主体地位

不突出

47 个样本村中，集体资产以独立自营方式的

有 18 个、占 38.3%，其中独立兴办企业（公司）8 个、

占 17%，资产交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独立经营 10

个、占 21.3%；合伙经营 8 个、占 17%，其中与

其他企业合资 6 个、占 12.8%，村与村联办经济

实体 2 个、占 4.2%；集体资产出租或托管拿干股

21 个，占 44.7%（表 1）。

整体来看，产权明确清晰后，村集体经营

主体意识有所增强，开展独立或合作经营的共占

55.3%，但仍有高达 44.7% 的村集体还没有成为

严格意义上的经营主体，只是以纯粹出租或托管

的方式拿干股，尤其在这类方式中有相当部分（8

个、占 17%）是拿财政项目帮扶资金与其他公司

名义上合股经营，实质上是坐地吃干股、拿利息。

1.2 村集体资产股权改革逐步到位，但小农户红

利呈现不突出

47 个样本村中，共有 29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

将其资产按成员股的方式量化到人，成立村组股

份经济合作社，占 61.7%。在股权经营方式上，

集体不入股、仅以成员股经营的村有 8 个，占

17.0%；成员股 + 集体股的村 14 个，占 29.8%；

集体股 + 成员股 + 资金股等混合股形式的村有 7

个，占 14.9%，股权结构比较单一。且仍有 18 个

村尚未开展村集体资产股权改革，占 38.3%，其

中 9 个村（占 19.2%）甚至对财政拨付的项目资

金也未纳入村股份经济合作体制框架内管理，而

是按传统管理方式全部划归为村集体，农民权益

被制度性挤出。同时，实现按成员股分红的村仅

有 10 个、占 21.3%，对照上述 61.7% 的村成立了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表明约 2/3 的村即便形式上

成立经济合作组织，实际上也尚无经营增收的能

力（表 2）。

1.3 村集体经济收入较大幅度提高，但发展极不

平衡

由表 3 可知，在 47 个样本村中，有具体数

据表述增收的村 36 个，其中增收 10 万元以下（含）

的村 9 个、占 25.0%，最低的两个村仅分别为 4.5

万、4.7 万元；增收 10 万 ~30 万元的村 17 个、占

47.2%，30 万 ~60 万元的村 7 个、占 19.4%；100

万元以上的村 3 个，占 8.3%，最高达 264 万元。

村集体资产一定程度上得到保值增值，促进了集

体经济发展壮大。

表 1 47 个样本村集体资产经营方式

Table 1 Operation modes of collective assets
   in 47 sample villages

经营方式
Operation mode

案例数（个）
Number of cases

占比
Proportion (%)

独立经营
Independent
operation

村办企业
Village-run enterprise

8 17.0

村合作社
Village cooperative

10 21.3

小计 Subtotal 18 38.3

合伙经营
Partnership

村＋企业
Village + Enterprise

6 12.8

村＋村 Village + Village 2 4.2

小计 Subtotal 8 17.0

出租和托管 Leasing and trusteeship 21 44.7

  注：数据根据《广西农村三变改革典型案例》整理统计。
  Note: The data is collected and sorted out according to Typical Case of 
Three Transformations in Rural Reform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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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村集体经济活动日益活跃，但与小农户经营

关联度不高

广西村集体经营活力还相对较弱，对农户的

组织、服务程度较低，村、户之间生产经营粘连

度小；村集体经营单一，多以村级集体非承包土

地等资源的经营为主，对外缺乏融合动机和能力，

对内缺乏对农户承包地的社会化服务，统与分没

能有效结合。这种模式的村集体经济发展，可能

从动机起因到目标结果都只停留在村集体自身，

只出于解决自身经费问题的被动诉求，并没有将

家庭经营这个基础、小农户这个利益主体主动考

虑进去。如果将这些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开展的经

营活动，对照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开展规模化

生产产业化经营的目标要求，置于家庭承包经营

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创新发展上去

考察，则相当部分与之仍有一定差距。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双层

经营体制中的弱作为甚至无作为，其根本原因正

如调研结果所显示，就整体而言，一是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缺位，部分村尚未成立规范的村股份经

济合作社，即便已经成立了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

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和活力，村集体一定程度上还

停留在行政组织或政经不分的层面；二是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错位，一些村集体即便集体经济发展

得比较好，也只是停留在集体资产的经营上，完

全舍弃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下统的功能，成

为独立于成员农户之外的经营主体；三是村集体

经济组织的虚位，在组织、引导、服务小农户推

进现代农业发展中，主体地位不强。

因此，只要解决好上述缺位、错位、虚位的

问题，与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的一些成功案例一样，

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引领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进程中一定会发挥更加独到的作用。

2 广西村集体创新双层经营体制组织小
农户统一经营的范例分析

2.1 范例一：村集体以社会化服务组织小农户统

一经营

平 南 县 安 怀 镇 新 益 村 全 村 1 953 户， 每 家

每户都种植龙眼，共 666.67 hm2，平均每户 0.33 

hm2。该村经过 20 多年发展，形成了集体引领、

规模种植、家庭生产、统一经营的“一村一品”

产业布局，2019 年龙眼产量 1.5 万 t，收入 1.05

亿元，是远近闻名的龙眼富裕村。在整个产业发

展、产业化经营体系构建中，村“两委”既没有

强求统一经营、土地流转、营造新的规模主体，

也没有招商引资，出租给资本下乡的企业经营，

而是始终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该统

则统，该分则分。1983 年实行土地农户承包经营

后，村集体班子逐步意识到农户分散经营的种种

弊端，不能放手不管，而是要充分发挥集体优势，

做好集体经营、公共产品供给以及服务引领工作：

一是规划引导。制订全村石硖龙眼产业规划，村

干部带头在自家承包地创建示范基地，让村民学

着种、跟着走。二是项目扶持。争取财政项目扶

持政策，创建广西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

和国家 AAA 级景区。三是技术推广。聘请专家长

期进村入户开展技术培训，推广“富硒”等标准

化现代生产技术。四是品牌销售。创建“党支部

+ 电商 + 冷链物流 + 农户”销售模式，电商进村

入园；举办“富硒石硖龙眼节”，解决销售难题。

表 2 47 个样本村集体资产股权结构情况
Table 2 Ownership structure of collective assets

   in 47 sample villages
股权结构

Ownership structure
案例数（个）
Number of cases

占比
Proportion (%)

纯成员股 Pure member share 8 17.0

成员＋集体股
Member ＋ Collective shares

14 29.8

成员＋集体＋资金等混合股
Member ＋ Collective ＋
Capital and other mixed shares

7 14.9

尚未开展股权改革
Equity reform has not been carried out

18 38.3

  注：数据根据《广西农村三变改革典型案例》整理统计。
  Note: The data is collected and sorted out according to Typical Case of 
Three Transformations in Rural Reform in Guangxi.

表 3 36 个样本村集体年收入情况
Table 3 Annual incomes of 36 sample village collectives

年收入（万元）
Annual income (×104 yuan) 

案例数（个）
Number of cases

占比
Proportion (%)

≤ 10 9 25.0

10~20 13 36.1

20~30 4 11.1

30~40 2 5.6

40~50 2 5.6

50~60 3 8.3

＞ 100 3 8.3

  注：数据根据《广西农村三变改革典型案例》整理统计。
  Note: The data is collected and sorted according to Typical Case of Three 
Transformations in Rural Reform in Guangxi.



161

村集体以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对农户开展统一的社

会化服务，代表分散的农户争取政策扶持、改善

生产条件、解决产品销售等产前产后小农户做不

到、做不好的事情。农户只负责生产环节，做好

种植护理田间作业，执行好相关技术标准。农户

对产量、质量负责，收益全部归自己。

2.2 范例二：村集体以土地化股入户组织小农户

统一经营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标志，港南区东津镇石连

村冲口屯和全国一样，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随

着分田到户、改革开放、城乡人员流动管制松动，

农民先是获得对土地经营的自主权，接着又有了

城乡就业的自主权，农民在两个自主权的理性比

较和现实权衡下，大多选择外出打工。截至 2016

年，全屯 90% 以上的村民外出打工，常住人口不

足 40 人，土地荒芜，村舍凋败，是名副其实的

“空心村”。2016 年土地确权时，在村“两委”

的引导下，根据本屯外出务工人员多、土地利用

率低效益差的情况，成立屯股份经济合作社，重

点在村集体土地和村集体资产的统一经营上做文

章，将农户承包地和村集体土地统一纳入屯股份

经济合作社经营，以适应小农户与规模生产、大

市场的对接。全体村民一致同意将村集体所有的

200 hm2 荒地、农户承包经营的 67 hm2 共约 267 

hm2 土地重新收归集体，由屯成立全体成员持股

的冲口屯股份经济合作社，实行集体统一外包经

营。原来分田到户的 67 hm2 土地，按照原有基数

进行确权确股不确地，权不变股不变；未分到户

的 200 hm2 集体土地按照人口确股，人口变股份变。

这一由土地确权模式引发的统分结合双层经

营体制的创新变革，一是实现了村集体统一经营

制度的创新。在坚持农村士地集体所有、农户承

包经营的基础上，借助集体土地资源优势推动了

农村“三变”改革的深入，实现了建立在合作制

基础上的新的集体统一经营。二是盘活规范了屯

集体土地资产管理。改革让农户土地权益增加了

3 倍，而且经营收入全部留在屯里、按土地股份分

配到农民手上，统的只是地界、虚拟田亩数以及

经营服务。三是实现了农民全面发展的回归。原

来因“单干”收入低外出打工的农民，得益于产

业化发展、农民增收、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村公

共福利事业发展，已逐渐回村安家置业参加生产。

2.3 范例三：村集体以财政项目资金化股入户组

织小农户统一经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工作始终以农民

为中心，从给土地权→给集体均等权→给土地经

营自主权→给城乡就业自主权→给城乡均等发展

权［21］，即从给土地到给就业到给公平的农民权

益制度供给历程。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时期尤其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城乡均等化系列政策

的同时，海量财政金融资金向农村倾斜，扶持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财政支农项目的实施，通常

的做法是由政府部门直接主办或由有实力的农业

企业、农民合作社承办。但是，怎样才能让农民

真正成为这些扶持资金的利益主体，让公平的初

衷实现公平的归宿，往往会碰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资金使用是否与农民利益紧密联系，即实施

主体的合理性问题；二是如何将分散的农户、零

碎的土地组织起来，发挥项目的规模效益，即项

目的有效性问题；三是如何降低项目管理成本，

化解资金风险，即项目的安全性问题。为了顺应

承接财政项目的要求，扶绥县渠黎镇大陵村全村

619 户以土地入股成立渠芦股份经济合作社，实

行“分股分红不分地”的集体统一经营体制，将

项目资金全部物化投入到农民的土地里，其产生

的收益以土地股份形式公平分配到农民手中。该

村以渠芦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主体，先后承接实施

“小块并大块”土地整理、甘蔗“双高”基地项

目，覆盖全员持股连片土地 670 hm2；同时，将上

级奖励村集体的 15 万元资金量化折股，以集资入

股方式，利用农机购置补贴购买农机，成立了拥

有各类型机械 50 多台（套）的机耕队。大陵村通

过承接财政项目推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重

构，理顺了财政资金及其产生的效益直通农民股

份的路径，回应了财政扶持公共产品公平供给的

要求。2017 年土地合并整理后，大大改善了耕作

条件，提高了耕地质量，村合作社同时提供了规

模化、水利化、良种化、机械化统一生产服务，

甘蔗单产由 2016 年的 4 t/hm2 提高到 2019 年的 6.3 

t/hm2，劳动力成本降低 30%，村合作社 2019 年

当年分红 2 期共 1 100 多万元，平均每 667 m2 土

地获利 1 100 多元，远远高于当地平均地租。

2.4 范例四：村集体以股份公司组织小农户统一

经营

2014 年，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镇布央村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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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骨干代表注册成立了村集体企业三江布央古茶

园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始建于茶园最集中的

布央屯，按当时人口平均分配自然资源股，每人

50 股。茶园内公共占用农户茶园的，按每平方米

100 元折算 1 股土地股；现金股按 100 元一股，

只限本屯村民入股，每人限 300 股。茶农以茶园

入股，由公司统一经营、统一保价收购，茶农分

户管护，茶叶加工销售后，公司再提取总利润的

25% 按茶农的交易额返利分红。并以点带面，截

至 2019 年底，辐射带动周边八江村、三团村、岩

脚村等 10 个行政村整合资金 2 200 万元，流转土

地 200 hm2，与县文旅公司合作共建仙人山 4A 级

景区，预计每年能为布央村集体增收 500 万元以

上，全村年产干茶 200 多 t，仅此一项农民人均年

收入近 1 万元。

3 广西村集体双层经营体制创新特点

3.1 创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必须坚持以小

农户经营为基础

巩固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其真正意义上的统的目标指

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化结果要求，农业增

长，即是否促进了规模化、产业化经营；二是内

在目标要求，农民全面发展，即是否有利于坚持

以农户经营为基础的基本制度，更有利于统与分

的有效结合、共存互促。

大量实践证明，不同的统的主体，由于其身

份所决定的行为属性不同，其绩效目标取向不同，

实际效用自然就不尽相同。从促进规模化经营、

产业化发展的外化结果即农业增长来看，各类主

体都有不同程度的作用，都应该得到政策的正面

回应。大体上说，这种作用农业企业大于村集体、

农民合作社，村集体、农民合作社大于家庭农场，

这主要由资本规模及其衍生的市场能力决定，本

文不作细论。但是，从统的内在目标即农民的全

面发展、实现多元主体利益一体化、保护农民利

益来看，也就是实现农民的充分就业、农民土地

权益的有效保护、农民增收与农业增长的平行同

步，问题就要复杂得多，各主体间可能存在着较

大差别。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小农户而言要解决

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主体缺失，而

不是生产发展、产业升级自身。单个分散的农民

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无力维护自已的权益，

冲突中常常会处于弱势地位［22］。因此，由于资

本缺乏社会责任的主动性，一旦制度缺失或失灵，

势必导致乡村产业增值收益大部分难以留在农

村、留给农民，农民很难充分分享乡村经济多元

化带来的好处［23］。在纯市场的逐利主体行为场

景中，大资本规模化产业增长与小农户增收这两

条价值线，互逆相悖，相互平行，常常很难找到

结合点。虽然新型主体在辐射带动“三农”发展

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技术服务、公共

物品供给等层面，新型主体对小农户的辐射带动

尚十分有限［24］。且很多专家早就揭示了合作社“异

化”问题，大部分合作社实际上有“形”无“神”［25］。

可见，资本主导的农业企业、或徒有形式的农民

合作社，在要素市场博弈中获得自身高成长性的

同时，如何自觉收敛资本逐利性，更多的照顾到

农民土地利润和劳动力利润，带动农民增加收入，

成为问题的焦点。这方面除了企业、合作社自觉

外，政府方面要有制度供给，重点是要防止资本

主导，减少对农民土地盘剥和农民利益挤压。引

导规范农民土地折股入股、地租＋分红的经营方

式，而不是包干式的租赁关系。更多地采用布央

村的模式，发挥村集体企业统一经营的作用，实

行企业＋农户双层经营，企业更多地作用于规模

品牌、技术服务、加工销售，农户负责生产，订

单收购、保底分红。另外，工商资本下乡兴办农

业企业，应更多地考虑那些不与农业争地却能更

多地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的产业，比如农产品精

深加工业等。

因此，在发展规模化产业化农业、构建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无论

是企业、合作社还是村集体，在考虑统的目标指

向时，必须坚持从农民利益出发的基点，守住防

止农民土地权益被资本垄断和农民劳动雇佣化两

条底线。

3.2 资本主导下的集中经营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下的集体经营的本质差别

当前，针对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探

索和实践创新，主流趋势大多专注于主体的创新

拓展，如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往往对村集体关注不多。但是，统分结合双层经

营体制的源起和发展逻辑，随行于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的演变，对应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

包经营的基本制度。坚持农户经营基础地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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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土地所有者的“农民集体”，农业企业、农

民合作社甚至家庭农场，很容易滑入资本主导地

位。能够起到集中经营作用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主

体，不一定能够同时成为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集

体，在很大程度上，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代替

不了村集体。可见，主体创新固然必要，但也大

可不必舍本逐末，将村集体的统的功能优势轻易

舍弃。

同时，简单地评说统多统少没有现实意义，

关键要看是村集体主导还是企业资本主导。统的

不够表现为村集体主体虚位缺位，没有将分散的

农户有效组织起来，带有公益性的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社会化服务很难与农户对接，小农户经营

的内外部条件没有得到持续有效改善，效率低下。

相对而言，统的过多主要是指资本主导下的局部

性土地过度集中，由于分散的小农户经营效率低

下，要么农民自我觉悟进城务工，自动放弃对土

地的经营；要么受制度轻视冷落，或受工商资本

挤压，形成农民土地的市场性过剩。农民以简单

的出租方式流转土地使用权，为资本主导的规模

经营提供了机会。这种资本主导下的统，只形成

了对土地自然属性的集中，并没有解决土地社会

属性小农户的散，没有形成农民集体。当农户以

简单的租赁方式完全转移了承包地的使用权后，

实际上就只有集中的企业式经营而不是统分结合

的双层经营，没有了农户经营，这个时候统就失

去了其应有的本义。例如，广西农村经济较发达

的某市 A 村，村集体成立了一个农业发展公司，

借助土地确权成果，与农户签订意向租赁协议，

提前收储农民土地，为进驻的企业提供租金发放、

纠纷调解、人员招聘等服务，成功引进两家农业

龙头企业，企业投资 6.6 亿元，在本村建设占地

105 hm2 的工厂化生猪养殖区、233 hm2 的绿色生

态农牧循环种植区，养殖业每年产值 10 多亿元，

种植产值 7 500 万元，村集体每年收入服务费 3.1

万元，部分村民则通过土地租金、劳务工资获得

收入。这个案例有一定的典型性，对于企业，实

现了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和高额利润；对于当地

农村，实现了农业产值的快速增长，政府支持；

对于村集体，也获得了服务费收入，尽管不多；

对于农民，则一言难尽，取得了土地租金、个别

劳动岗位及其工资，尽管这是农民需要的，但却

失去了土地发展权预期收益和整体就业。这种以

工商资本主导的“统”，企业与农户之间只存在

土地使用权益的租赁关系，其他由农民这一独有

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产生的权益，如由土地集聚

可预期的规模效益甚至政府项目资金，均与农民

不再有任何利益关系。有学者指出，如果仅仅是

农业再生产诸环节连结为产业链条而无多元主体

共同利益的一体化，还不能算是产业化经营［26］。

不仅如此，企业主体由于资本的逐利天性，工商

资本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地，加剧耕地“非粮

化”“非农化”倾向。而且资本对劳动的排斥性，

容易挤占农民的就业空间，导致劳动力失业和两

极分化。菲律宾及一些拉美国家模仿美国的农业

资本主义道路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困境值得我们深

刻反思［27］。

因此，当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际上

陷入了一种两重天、两层皮的景地。一方面，由

于缺乏资金资源等原因，尤其是像广西这样农村

经济欠发达地区，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小农户经营

脱离，村集体已自觉不自觉地演化为独立于其社

员的经济体，似乎已经理所当然地卸掉了集体层

面的统的职责，已成为多见不怪的常态。另一方

面，资本主导下的规模化生产则只与农民土地产

生租赁关系，极少与小农户建立平行成长的关联

机制。长此以往，小农户经营这一基本制度势必

难以为继，要么农民问题会被长期留在农村，成

为乡村振兴的难题；要么农民会被逼迫背离农业、

农村，成为城镇化的压力。

3.3 村集体对小农户经营具有更强的适配性

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对土地拥有所有权的经

济组织。历史上它是为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

在自然乡村范围内，由农民自愿联合，将其各自

所有的生产资料投入集体所有，由集体组织农业

生产经营，农民进行集体劳动，各尽所能，按劳

分配的农业经济组织［28］。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

人民公社解体后，生产队一级组织仍按原规模延

续下来，即由人民公社演变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演变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

小组，实际上已经不再是经济组织、经营主体，

只存在社会行政层面的意义，即农村基层组织。

2017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的意见》指出“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
普通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推进家庭经营、集体
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从政策
高层再次对集体经营加以明确和倡导。因此，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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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农村集体资产清理工作全面完成和农村以股份

制为核心的“三变”改革的深化，成立全体村民

为社员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作为农村产业经营主

体，是新时期创新发展村集体统一经营的一个重

要选择。同时，村集体有着强大的经济组织潜力、

行政优势和道义职责，在推进农村产业和集体经

济发展、维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

挥重大作用，必将成为发展现代农业农村、链接

农民利益最密切有效的节点。

在坚持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可以是集中统

一经营，按股分红；可以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

集体统一服务，家庭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也可

以是统分结合、内外结合的混合经营，多种分配

形式共存。例如，平南县安怀镇新益村、扶绥县

渠黎镇大陵村的模式属于较为传统意义的双层经

营，村集体的统完全建立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

主要体现在产业规划、公共产品供给、财政项目

承接、社会化服务等方面；港南区东津镇石连村

冲口屯则把统的重点放在农民土地承包管理、村

集体资产经营上，在坚持农村士地集体所有、农

户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借助集体土地资源优势推

动农村“三变”改革的深入，实现建立在合作制

基础上的新的集体统一经营；而三江侗族自治县

八江镇布央村的做法之所以受农民欢迎，能够固

点扩面可持续，最核心的制度设计是基于充分的

小农户利益，如由于茶园的功能拓展而给农民设

置自然资源股，经营上采取农户茶园入股，初级

产品分户生产、公司保价收购，终端产品公司加

工销售，收入按交易额返利分红，既发挥了企业

规模化全链条产业化发展的优势，也保护和发展

了农民的权益和积极性。由于股份制公司现代企

业管理制度的引入，布央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发

展提升了传统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

4 对策建议

4.1 开展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创新发展试点，

解决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小农户站位问题

应用农村集体资产“三变”改革成果，坚持

实事求是、群众意愿、因地制宜的原则，组织开

展以组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推进村集体资产股

权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创

新发展试点。条件好底子厚有群众基础的可以先

发展，先试先行；行政村无法开展的暂时放一放，

可以先从自然村（屯）村民小组试点；综合性整

体性推动难度大的，可以有针对性地先从单个社
会化服务项目做起，发现一批，培育一批，成熟
一批，发展一批。
4.2 加快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规制度供给，解决

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主体地位问题

重点针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加快出台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全面深化农村集体股份
经济合作制度改革，建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制度
规范体系。对股东权利义务、股权设置及界定、
组织机构、经营管理、收益分配等加以严格定义、
规范，确立其市场主体地位，明确独立法人资格，
确认集体成员，调整规范主体间经济利益和市场
行为。引导有条件、有能力的村集体成立股份公
司、股份经济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针对广
西等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将改革重心逐步下沉
落实到自然村（屯）、村民小组，加快成立组级
集体经济组织并登记赋码，发挥自然村（屯）、
组股份经济合作社贴近小农户、规模适中、经营
灵活以及“小屯小组大宗大族”熟人社会的治理
优势。
4.3 探索财政主导的村集体服务小农户经营的新

机制，解决村集体经济组织虚位问题

调整财政投入向村集体覆盖、往农户延伸的
机制。优先安排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
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
转交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创新涉农项
目申报审批考核管理制度，优先扶持并逐步扩大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领办经营农业示范园区建设、
田园综合体建设、农村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
农田水利建设、农技推广等涉农项目。优先支持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开展多种社会化服务，对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建设鲜活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兴
办农产品加工业、购置农机（具）等，给予重点
安排，并提高补贴标准。抓紧研究出台财政项目、
政府拨款、减免税费等形成的资产归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所有、经营分配的实施办法。
4.4 建立经理人和职业农民制度，解决村集体经

济组织人才短缺问题

发挥党在农村工作政治、组织、政策优势，

改革创新农村干部队伍管理体制机制，遵循农村

人才市场规律，解决村集体组织及其经营主体干

部队伍的动力、能力、活力问题，适应村集体经

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要求，

建立职业经理人聘用制度。挖掘和调动各种资源



165

要素，营造激励人才下乡汇聚农村的政策氛围、

创业环境，以职业人才引领农业、改造农业、发

展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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